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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日华文学”？顾名思义，就是在日本的

华人用华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内容包括：以介绍、

研究日本为主的文学作品，如知日写作、日系写

作等；以在日华人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如留

学生文学、残留孤儿文学；在日华人所写的所有

文学作品，比如华人视角下的宏观写作，在日华

人女性写作，华人创作的小说、诗歌、戏剧等。

有关“日华文学”的概念，还没有准确的内涵

和外延边界，这与日华文学尚未进入稳定而成熟

的发展现状相对应，同时也表明日华文学不是既

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惟其如此才能

吐故纳新、海纳百川，才有利于鼓励各类文学创

作齐头并进、吸引各类文学同路人踊跃加入。

如果把日华文学看作一棵茁壮成长、生生不

息的大树，我愿以三句话加以描述。

观澜索源 振叶寻根

日本是日华文学的诞生地，也与中国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新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早在

1898年，梁启超就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写出

了《少年中国说》《戊戌政变记》等文章，后又主办

《新民丛报》等，在日本开创了“新民体”和政治小

说的写作，可谓是近代日华文学的先声。

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轫期的启蒙先驱，1917

年《新青年》杂志北上之后的同仁们，除了胡适留

美以外，主干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

玄同等都是留日组成员。他们是时代斗士，是新

文学的闯将，也是日华文学的奠基人。

1921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留

日学生结成的创造社，追求自我个性和艺术至

上，其炽热而大胆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为白话

新文学增色添彩，也开启了日华文学的滥觞。特

别是郁达夫在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下，写出了惊世

骇俗的《沉沦》，开创了现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横光利一、川端康

成、片冈铁兵等日本新感觉主义作家的直接影响

下，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写出了一批新感觉

派小说，成就了现代中国最早引进、创作最完整的

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与世界文学潮流取得同步。

二战前，日本一直是华人文学创作和文学活

动的重要基地。1937年，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

由留日学生杜宣导演，在东京完整首演。2017

年，在日华人组成的“东京话剧艺术协会”在相隔

80年后，又一次在东京上演了全本《雷雨》，向留

日前辈致敬。可以说，日华文学是在20世纪激荡

的时代大潮中、在日本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直接影

响下发源诞生的。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及战

后不正常的中日关系，中日交流近乎中断，日华

文学也进入漫长的冬眠期。

老树新花 姹紫嫣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二

次负笈东瀛的留学大潮，留学生和文化人相继来

到日本，用笔墨更用心灵重新记录下不同于前辈

们的留日体验。日华文学枯木逢春，迈开了新生

的脚步。经过了30年的尝试和积累、创作和提

升，当前的日华文学进入了姹紫嫣红、各美其美

的繁荣期。

30年来，日本的华文写作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是初来乍到时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让我们本能

地记下了许多在日所见所闻，可称为“直观写作”

阶段；二是生活安定后，我们对日本不仅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很多人从最初的文化冲击中醒

过来，感觉敏锐了，思想复活了，从所见所闻写到

了所思所感，对日本发些议论，做些臧否，在所难

免，文笔进入了“主观写作”阶段；三是中日交流

日益频繁，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需求与日俱增，

促使我们不再满足于写给自己看，开始面向数以

亿计的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日本的华文写作进入

到新阶段，涉及了教育、医疗、生活、时尚，以及文

化、政治各个层面，这个阶段最需要写出一个等

身大的真实日本，是为“客观写作”阶段；四是在

日写作集腋成裘，蔚为大观，无论是写作者个体，

还是日华文学整体，都将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大

坐标和大系统。日华文学将迈入“自觉写作”阶

段，跃升到更高的层面，这是我们期待的。

目前，日华文学在介绍、研究日本方面最具

创作实绩，俨然已成“知日写作”或“日系写作”的

大本营。其中，李长声和姜健强是领军人物。

李长声对中日出版文化了如指掌，对日本文

学涉猎广泛，在日本文化中浸淫良久，自由的生

活状态和深厚的知识学养滋养了他的文学，30

年笔耕不辍，成为“文化知日第一人”，5卷本《长

声闲话》荣获“中山文学奖”，竖起了“知日写作”

的一面旗帜。姜建强学哲学出身，来日后经年累

月勤奋研读，他的作品不仅有汹涌的文思和澎湃

的文笔，还有超强的哲学思辨和逻辑分析能力，

更有读透日本历史之后的信手拈来和随类赋彩，

成为“知日写作”的又一个标杆。在他们身边，还

集结着一批旅日二三十年的热心写作者，如龙

升、张石、杨文凯、万景路、王东等，他们有见识、

有笔力、有创作冲动，正在汇聚起“知日写作”的

深泽大湖。

与知日写作并行，在日华人的生存状态和心

路历程始终是日华文学最关注的题材，孕育出了

新时期的留学生文学等。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自

郁达夫《沉沦》开启先河，相隔40多年后才出现

了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傅家的儿

女们》，聂华苓的《桑请与桃红》和《千山外，水长

流》等扛鼎之作，在80年代又出现了查建英的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等小

说。相较于以上的留美作品，日华文学较早出现

了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东京有个绿太阳》等小说，90年代初有樊祥达

的《上海人在东京》、吴民民的《中国留学生心态

录》等作品，后来出现了张石的长篇小说《东京伤

逝》等，同样描述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的身

心苦闷和边缘人的精神重压，接上了留学生文学

的历史血脉。

旅日女作家华纯对日本文化感受细腻，散文

落笔大气，诗歌意象丰富，多年来一直在摸索创

意写作。她在90年代末出版的长篇小说《沙漠风

云》，不仅关怀地球家园的环境主题，也涉及战后

残留孤儿的生存状态，殊为难得。来自上海的林

惠子写出了《樱花恋》《银座的天使》《远嫁日本》

等长篇小说，较早关注了在日中国新娘的群体。

近年，女作家元山里子连续推出了《三代东瀛物

语》和《他和我的东瀛物语》等长篇作品，以纪实

笔法呈现了交织在中日之间的在日华人家族史，

也为反战文学贡献了充满说服力的新文本。

2011年 12月，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成立后，

吸引并汇聚了一大批喜欢文学、有志于创作的在

日华人作者。日华文学笔会在王敏、华纯、姜建强

三位会长的先后带领下，通过勤于笔耕、举办文

学活动、参与世界华文文学交流等方式，树立了

“日华文学”的品牌，同时创作成绩斐然，推动日

华文学走进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学历史出身的陈永和，30年执著于小说构

思和文字历练，长篇小说佳作叠出，创作力始终

旺盛，令人赞叹。她的长篇小说《1979年纪事》

《光禄坊三号》，置身日本却把目光锁定中国，引

人入胜，发人深省。哈南的长篇小说《猫红》讲述

了留日华人成之久因国宝元青花瓷引起的情感

震荡与生意风波，探索了常人未知的领域。作家

亦夫安家日本却时时回望故乡，用长篇小说编织

了《吕镇》故事，写出了《生旦净末的爱情物语》。

日本文学的源头离不开紫式部的《源氏物

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女性写作的深厚传

统。新时期的日华文学还涌现出黑孩、孟庆华、房

雪菲、唐辛子、白雪梅、杜海玲、李雨谭、王景闲等

多位女作家，或小说叙事，或散文铺陈，兼以新闻

报道和作品翻译的方式，描述了置身异国生活、

面对文化差异的困境，演绎着家庭和情感的永恒

主题，她们以敏锐观察和细腻文笔，充分展现了

在日女性写作的实力和魅力。与此同时，在日华

文学的研究、评介方面，最下功夫的两位学者林

祁、王海蓝也是女性作者，她们对推广和提升日

华文学功不可没。

日华文学的诗歌创作也是风生水起。受到日

本俳句和短诗的影响，还有当今时代阅读习惯的

变迁，在日华人的小诗创作尤其旺盛。弥生、季

风、张石、戴宇、春野、草兵等作者佳作纷呈，诗作

不仅蕴含着饱满的时代激情，浸透着深沉的故乡

之思，还浮动着日本式的哲理和禅意。“90后”作

家春马也在小说、诗歌等多个领域展示出才能，

后生可畏。

必须提及的是，在日本一直有华人作者用日

文或双语写作的传统，被称为“越境文学”。已故

作家陈舜臣是日本推理小说和历史小说巨擘，已

故“财神”邱永汉则是财经写作的名家。在新华人

作者中，毛丹青、莫邦富、唐亚明、王敏、杨逸、田

原、金文学、温又柔等被视为“越境写作”的代表。

毛丹青在日获得“蓝海文学奖”，唐亚明获得“开

高健文学鼓励奖”，杨逸是首位获得日本文学最

高奖“芥川奖”的外国作家，田原是首位获得日本

现代诗歌“H氏奖”的中国诗人，均受到日本主流

文学界关注。

开枝散叶 踵事增华

在日华文学逐渐明确定位，获得世华文学大

家庭的关注和肯定的今天，如何保持良性的发

展势头，让日华文学开枝散叶，为日华文学踵

事增华，是日华文学笔会和在日华人社会面临

的课题。

首先，文学靠作品说话，作品在时间中孕育

生成。日华文学从来都不是“一本书主义”、“一篇

文章主义”，而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长期

投入，厚积薄发的产物。每位写作者都以自己独

特的生活经验和深厚的知识学养为背景，并且在

日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浸染多时，使得日华文

学成为有根之木，有源之水。

其二，日本是一座文学和生活的富矿。日本

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变革、在日华人社会的生动场

景、中日历史纠葛中的复杂人性、中日友好交流

的蓬勃发展，都为日华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

材，值得广泛涉猎，深度挖掘。同时，随着在日华

人生活的多样化展开，日华文学也应从“苦闷”为

起点的留学生文学中走出来，需要出现自己的校

园文学、言情文学、职场文学、财经文学、青春文

学、夕阳红文学等等，展现出与类型文学大国日

本相适应的创作特色。

其三，当前国内外的“书写日本”大潮颇为

汹涌，其中不乏明显的商业化写作和“想象日

本”的美化写作，往往赞美了“光”的闪亮而忽略

了“影”的存在。为此，日华文学高扬的“知日写

作”需要见微知著、耐力持久，发挥出传递知日

魅力、展现真实底力的作用，成为舆论漩涡中一

股平衡的力量。“知日写作”的优势在于近水楼

台，可以直达文化和生活现场，有别于隔靴搔痒

和雾里看花，日华文学应该写出独有的味道，包

括品味和格调。

其四，社会发展进入到以“两微一端”为代表

的微阅读时代，文学创作频频受到影响甚至冲

击，日华文学也概莫能外。一方面，过去20年由

《中文导报》等华文媒体的副刊为日华文学提供

重要发表园地的状况发生了改变，从网站到博客

再到微信公众号，个人发表的渠道越来越通畅，

作品面对的读者群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间歇

性和碎片式阅读，稀释了文学的专注性，深度和

长度不再是创作追求的目标，微诗歌、微小说和

网络文学成为时代新宠。无疑，日华文学在积极

创作的同时，也需要拥抱新媒体，在传统文学以

外的新平台上建立“自己的园地”。

一期一会一期一会，，我们都是文学素心人我们都是文学素心人
□杨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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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称作家，但不是文学大宗的小说家，而是

写更“小”的随笔的，几乎算不上文学。今天基本就

我本人的随笔体验，谈一谈日本以及日本文学对

鲁迅那一代以及后代的影响。

影响首先是精神层面的。

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写日本始终有一种悲情，

往往难以有平常心。中国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是清末的1897年，共13名。我跟着一起成长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向日本派遣公费留学生始于1975

年，共6名，其中有即将卸任的大使程永华，当时

由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当身份保证人。上

世纪80年代出现出国潮，赴日留学或打工的人不

绝如缕。好像日本最容易引起中国人感叹，写起来

都带有使命感。即使在日本写作，也常常是要向国

内介绍或借鉴日本，大都不带有文学意识，不当作

文学来写。哪怕写小说，也可能主题先行。我们观

察日本，议论日本，有意无意总在做比较，中国始

终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的参照。更有人借以浇自

己胸中的块垒，或者打鬼借助钟馗。即便是加入日

本国籍的人，也不会像那些在美国加拿大的人说

“我们北美”那样说“我们日本”。

鲁迅那一代当然也不无这种情结。

1913 年，郁达夫 18 岁，随兄长来日本，到

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正好是日

本的大正年间。大正这个年号短短15年，日本貌

似有民主自由的风潮，而军靴声也越来越响。对于

中国人来说，日本更是“大”不“正”，就是在大正四

年，迫使袁世凯政权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

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郁达夫先在东京读了两年，

1915年到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简称八高），这

是官办学校，日本有八所，相当于大学预科。先是

在医科，翌年转到文科。在名古屋生活了4年（因

为转学科，多读了一年），毕业后返回东京，创作短

篇小说《沉沦》。日本小说好像写名古屋的不多，我

只读过清水义范，他就是名古屋人，还有村上春树

的《没有颜色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如果除

了雷克萨斯专卖店，制造这种汽车的丰田公司在

丰田市，和名古屋同属爱知县之外，那么，这个长

篇完全没表现名古屋的风土及语言，大概是追求

“无国籍”的文学效果吧。以名古屋为背景的小说，

我最初读的是《沉沦》。这个作品完全是日本私小

说的路数，我几乎是后来由此反过身来认识日本

私小说。郁达夫离开中国，又离开了东京，陷入了

孤独郁闷，何以解忧，惟有读书。他精通多种外语，

读日本文学也不会少。例如田山花袋1907年发表

的小说《被子》，写他自己和女弟子的纠葛，文坛上

捧之为日本私小说的开山之作，但当时一般读者

不大当回事儿。岛崎藤村继其后，1919年写了《新

生》，不伦的对象从女弟子升格为侄女。相比之下，

作为私小说，郁达夫的描写并不算露骨，最终不过

是合法地嫖妓而已。令人注意的是他嫖妓之后的

呼号——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

来！强起来罢！”

常有人问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郁达夫在来

日三年多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被日本人某讥笑，

嘲讽我国弱。今后要一心向学，以图报复。”《沉沦》

也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

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

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的‘贱贼’还更难听”。

以为鲁迅时代日本人用“支那”一词没有贬义，看

来也未必尽然。

日本某大学教授武继平指出：“对中国留学生

来说，日本也有它不尽如意的一面。那就是必须忍

受浸透于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对中国人的歧视。

这一点可以说是留日中国学生共同的切身感受。

然而，日本这一特定的精神极度压抑的社会历史

环境，事实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中国培

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无论是言论还是行

动，其高昂激烈程度令留学欧美的人难以仰其项

背。这种现象尤其在近代以来非常突出，无论是清

末驻日公使黄遵宪、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

超，还是留学生鲁迅或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同

仁，都明显地具有这一特征。”

郭沫若是1914年来到东京的，第二年考入六

高，在冈山。也是学医科，和郁达夫一样。毕业后

1918年升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因为

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

钟头的德文”。这使他后来有翻译《少年维特的烦

恼》的机缘和能力，1922年出版后多次重印，影响

大大超过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据

鲁迅说，《域外小说集》在东京第一册卖出21本，

第二册卖出20本，在上海也不过卖出了20册上

下。自幼来日本的陶晶孙1919年由一高升入九州

帝大医学部。几位文学家都是弃医从文，我觉得他

们当初未必有多么深刻的想法，从中国来说，医和

文最传统不过了，很容易互换。郁达夫本来想读文

科，但兄长命他读医，后来和兄长反目，他作为报

复，又跳回文科。郭沫若对于各学科或者不屑学，

或者不敢学，就剩下学医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说法

可能是有了大名以后的文学性想象。

1921年6月，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在东京组成创造社，创办文学刊物《创造》。陶晶

孙也成为同仁。这是留日学生的杂志。1923年由

于学期变更，郭沫若和陶晶孙同时毕业，陶晶孙

去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深造。郭沫若22岁读成

都高等学堂时开始作诗，留学日本期间继续写

诗，写的是新诗，结集为《女神》和《星空》。这些

诗篇多数是在福冈写的，背景是博多湾，例如《抱

和儿浴博多湾中》《梅花树下醉歌》，从标题就可以

一目了然。

萩原朔太郎1917年自费出版了诗集《吠月》，

名声大振。100年前，从翻译欧美诗歌起步，日本

的自由诗从文言向口语发展，《吠月》基本确立了

这种新诗的艺术性。序文中有这样的话：“吠月的

犬是对自己的影子惊惧而吠。在病犬的心里，月是

苍白幽灵似的不吉之谜。犬远吠。我想把自己的阴

郁影子钉死在月夜的地上，让影子永久不跟在我

后面追来。”读郭沫若的《女神》，我总觉得晃动着

当时日本口语自由诗的影子。中国民间有天狗吃

月亮的传说，陈寅恪在读史札记中写到天狗是唐

代传入日本的。好像“天狗”这东西在日本更普遍，

从民间传说到宗教，江户时代末还出现天狗党，是

尊王攘夷的激进派。所以，更像是日本的天狗诱发

郭沫若写下《天狗》这首诗。

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他学医的仙台医学专

门学校，1912年改制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鲁

迅关注人性及国民性问题，与日本打赢了甲午战

争以后盛行日本论以及中国论不无关系，例如那

时候日本出版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七

十八日游记》《支那漫游记》、志贺重昂的《日本风

景论》、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等。比起原创，鲁

迅和周作人更热衷于翻译，“翻译些少见的作品”，

这就是《域外小说集》。鲁迅老催促弟弟译书，而周

作人消极对待，有一天哥哥竟挥起老拳，敲他脑

壳。周作人后来说过翻译的重要，是1918年讲演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他说：中国小说不成

功，是因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

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

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

本就是个榜样”，“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

及研究外国著作”。他们回国后又翻译了《日本现

代小说集》，其中周作人翻译19篇，鲁迅翻译11

篇，1923年出版。

周作人是1906年跟重返日本的鲁迅去日本

留学。虽然周氏兄弟比郁达夫、郭沫若们去日本只

是早几年，但是有隔代之感。鲁迅于1909年回国，

191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周作人

是1911年回国，1918年创作了一首新诗《小河》，

参与文学革命，胡适赞之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

作”。周作人说过：“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

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

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终要的也就只是

这文坛的几位巨匠”，他举出的巨匠有夏目漱石、

高滨虚子、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森鸥外、上田敏、

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虽然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是

回国以后开始的，但这里清楚地开列了他们曾受

过哪些日本作家的影响。周作人还学习“狂言”和

“滑稽本”，韵文方面是川柳这种短诗。大约从

1921年有一场两三年的“小诗运动”，周作人积极

介绍日本的俳句、川柳，提供借鉴。

周作人被誉为“小品散文之王”，他写了很多

介绍日本的小品，也就是随笔。就介绍日本来说，

诗是清末黄遵宪的杂事诗，文是周作人的随笔，堪

称双璧。当时还有人以日本为内容写随笔，例如谢

六逸的《茶话集》、卢隐的《东京小品》。这种介绍性

文章如何写出文学性来，也就是写成文学的随笔，

是一件难事。谢六逸在1931年以前就写过《大小

书店及其他》，这几乎成了写日本的常规题目，如

今写的人更多，但多数属于报道性质，算不上文

学，充其量是在讲日本故事。似乎周作人看重的人

情真是不变的。卢隐在1930年写道：“日本人——

在我们中国横行的日本人，当然有些可恨，然而在

东京我曾遇见过极和蔼忠诚的日本人，他们对我

们客气，有礼貌，而且极热心的帮忙，的确的，他们

对待一个异国人，实在比我们更有理智更富于同

情些。”这种话现在还不断被书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日本，大陆几乎只有一

个周作人，而海峡彼岸的台湾颇有些人写。例如李

嘉，早年在上海、重庆写诗弄文，自1947年作为特

派记者驻东京，用英文写通讯稿，用日文为日本报

刊撰稿，1965年至1969年写中文的《日本专栏》，

1981年结集出版《东瀛人物逸事》《蓬莱谈古说

今》《扶桑旧事新语》。还有司马桑敦，也是驻东京

记者，1954年至 1964年给报纸写通讯，结集为

《扶桑漫步》，其中有杂记《江户仔与大阪佬》，也有

《看广岛弹痕》。其中有这样的话：“石棺上面刻了

一行字，写的是：‘请您们安息吧！愿过失不再重

演！’其实，那些牺牲者自然是安息了的，但是，所

谓‘过失’是指的哪一方呢？这是很成问题的。”这

话说得很有战胜一方的样子。崔万秋1920年代留

学日本，1950年代担任驻日外交官，1960年代后

半在台湾报纸上连载《东京见闻录》《日本见闻

录》，这时台湾读者已经是没学过日文、不了解日

本的一代了，他笔下只有知识。

1980年代到日本的大陆人写日本就更多了，

但很多题目是老生常谈。好在读者要读眼下的日

本，以新为好。日本文学的传统和特色在于随笔，

如何像周作人那样学习日本随笔，古代的《枕草

子》、近现代如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是我们今天

作文介绍日本应该学习的。

鲁迅时代日本文学的影响鲁迅时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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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前，，““中国华文文学创作和评论国中国华文文学创作和评论国

际研讨会际研讨会””在日本召开在日本召开。。中日学者齐聚中日学者齐聚

东京东京，，研究述评日华文学创作及发展历研究述评日华文学创作及发展历

程程。。本报特刊发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副会本报特刊发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副会

长杨文凯的致辞及学者李长声的发言长杨文凯的致辞及学者李长声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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